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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杜甫集中的成都诗,有一些成都的掌

故,如石犀、石笋、石镜、琴台等,但毕竟

不多。而在陆游的 《剑南诗稿》中,成都的

掌故就多得多了。这大概和二人性格不同有

关,也可能和宋代优容文官有关。杜甫 《独

步寻花》诗云: “江上被花恼不彻9无处告

诉只颠狂
”。大约此老的颠狂,只不过偶然

一次;而陆游的颓放则是经常如此,故 自号

曰放翁。试看他的自我描绘 :

戚都再见春事残,虽名闪官实不闲。

门前车马闹如市,素上文檄高于山。

有时投罅辄径出,略似齐客偷秦关。
日斜仆夫已{整驾,顾景欲驻愁嘲讪。

∴知今朝有此乐,放浪一笑开裒颜。

——《游圜觉乾明咩符三院至暮》

放翁以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壬辰的冬天初

到成都,时年四十力3岁。到成都的第一首诗

就是 《严君平 卜台》9这勿须多说9现在不

是还有
“君平街
”么?不过他的诗说 :

先生夂已蜕氛埃,道上犹传旧卜台。

这
〃道上
”两字,说明宋代的严君平 卜台乃

是在大街上 (《蜀中名胜记》引宋京《补亡》

诗云ε “金雁桥边台观存”可证),当 然,臼
宋以后 ,成都经过多少次浩劫,城市布局有大

的变动,这是必然的。这诗有一条自注说 :
“
台后有大井,名通仙井 ,相传君平所浚。”

这口井现在的君平街已经没有了。成都在解

放前,居民都是饮的井水9每条街都有井 ,

并有不少有名的井,如诸葛井、双眼井、铜

井、铁箍井等等。陆游八十多岁时,在故乡

山阴写的 《思蜀》诗里说: “荒台古井无处

所”,可见l上宋时,成都已经没有严君平的

卜台和通仙井了。

据明末曹学饣坌的 《蜀中广记》说, “严

君平 卜处,土台高数丈。”又说成都 卜肄支

机石,即 “海客携来,自天河所得9织女令

问严君平者也。
”据此,支机石原应在严君

平 卜处9才和那一神话故事相吻合。

陆游还有一首 《拜张忠定公祠》诗。这

个祠早已没有了。张忠定公名泳,朱熹 《五

朝名臣言行录》说张泳知成都9临去时,交

一卷固封的东西给僧官名希白的9说,十年

后才可以开看。后十年,张菰死信到成都 ,
“
蜀人罢市号恸

”。希白就把当时知成都府

的官员请来,当面开看张铱所留的东西。才知

是他自己的画像”上面还有自作的赞: “乖

则违俗9崖不利物9乖崖之名,聊以表德。
”

因此就称他为乖崖公,把回象放在天庆观亩

子的仙游阁上。又九曜院也有画像9府衙的

东南隅又有祠堂。这一段记载说明了建祠的

原因和地点,大概就在现今的正府街。 《言
行录》又引方轼的话说: 〃张忠定公治蜀,

用法之严似诸葛孔 i月。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

至今。
”不过今天看来,他是远不及诸葛亮

的。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,而 “诸葛大名垂

宇宙”却至今未变。

陆游到成都后还有一首 巛登塔》诗,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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叹 “壮哉千尺塔
”!但没有具体说明塔在何

处。诗又说:“雪山西北横,大江东南流”。
这是说的在塔上 “俯仰隘九州”的实况。仰

是望雪山,俯是看锦江,那末说成是成都九
眼桥旁的 “白塔

”,也是说得去的。他另一
首 《雨中登安福寺塔》诗自注: “俗谓之黑
塔”。可见蜀俗喜欢以塔的颜色名塔。

从九眼桥头沿锦江向望江 楼走 去,不
过几十步,右边就是 “白塔寺 ”。塔 在 寺
外的右手。塔是木结构,建在高近一丈的塔
基上。在二十年代,白塔寺就已成 为 居 民
点9白塔也祗剩木架,看来风吹雨打不知已
经过了多少年。三十年代就借口危险建筑,

木架也拆去,只剩塔基;不久,白塔寺和塔
基就全都不见了。据民间的口头传说:塔是
张献忠拆的。当时张献忠在成都称王,建号
大顺。有人向他说: “桥是弯弓塔是箭,-
箭射倒金銮殿

”。张就下令拆塔。塔里出现

一通石碑,上面刻了四句诗: “建 塔 余成
龙,拆塔张献忠。吹箫不用竹,一 箭贯 当
中。”张献忠见了就不敢再拆。果然张献忠

后来在大雾中行军,和清军统帅肃 王 相遭

遇,被肃王一箭射死。这正是诗的后半首所
说的事。吹箫不用竹,正是一个肃字。这个
说法/也在清人笔记中见过,可能也是来自
这一传说。塔的建材是杉木,登塔人都用铜
钱去刮,等木材发热,就闻得见 杉木 的香
气。因此塔柱被舌l成无数半园形的窝儿。只

怕最终被拆毁,也是由于贪图它的木材。
关于成都的塔 ,《蜀中广记》还说: “唐

仪凤二年,敕天下七寺,建塔立石柱二,成
都石牛寺即其一。”看来这不会是白塔寺,

因为石牛寺在南门。同时白塔寺 的规 模太

小,不足以当全国性的名刹σ 《广记》说 :
“佛殿有水眼如井,云与海通。”大慈寺也
有此传说。不过成都这类说法太多,甚至天
涯石也说是镇海眼的。杜甫 的 《石 笋行》

云:“古来相传是海眼,苔藓蚀尽波涛痕。”

这些说法,显然都是和早已流传民间的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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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西坝原是内海的说法一脉相通的。

陆游有一首题为 《先王庙》的诗,自 注

说: “庙在惠陵北”。

惠陵就是刘各墓。大家知道,庙宇这种
地上建筑物的位置可能改变,但埋在地下的
坟则是不会改变的。这座墓大约就是这一带

古迹唯一可作座标的东西。长期以来,关于
刘各墓和武侯祠,有不少的传说和记载。段
成式 《酉阳杂俎》云: “近有盗发 蜀先 主

墓。墓穴 (挖穿),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
奕,侍卫十余。盗惊拜谢。一人顾曰: ‘尔
饮乎?’ 乃各饮以一杯,兼乞与玉 腰带 数
条。命速出。盗至外,口 已漆矣。带乃巨蛇

也。视其穴,已如旧矣。”陆游 《渭南 文

集 ·成都犀浦国宁观古楠记》也说: “唐节

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为手板 (笏),书于
图志,今见非诋。蒋堂守成都,有美政,止
以筑铜壶阁,伐江渎庙一木,坐谣言 (民间

作歌谣非议)罢,亦书国史。”这两件事 ,
用意者阝在制止破坏古迹,但前一事 假 借 鬼
神,就不如后一事借助于舆论力量。
其实,在清末修理被盗掘的惠陵时,发

现墓中并没有棺木,是所谓的衣 冠 墓。据
《水经 ·沔水 ·注》说: “诸葛亮之死也,
遗令葬于其山 (定军山),因其地势,不起
坟垄,惟深松茂柏,攒蔚山阜,莫知墓茔所
在。”这是因为,当 时三国分立,胜 负未
分,顾虑到尸骨会被敌人加以侮辱。那末,
刘各死后,同样也该有这种顾虑。还传说 ,

曹操死后,立七十二疑琢。可见这是当时三

国统治者共同的心理。 《成都文类》载任渊
《重修先主庙记》云: “成都之南三里所,

邱阜岿然,曰惠陵者,实昭烈弓箭所 藏 之
地。”可见宋朝人已经知道了不是刘各埋骨

的地方。至于今天,人都叫它武侯祠,而庙
冂上却大书特书

“昭烈庙”,可见在成都人
民的思想中,主要是纪念诸葛亮,而不是纪
念刘备。

陆游在成都时,有 《谒汉昭烈惠陵及渚



葛公祠字》一首。写当时祠字的情况比较具

体 :

雨止夙盍豪,雪作云不动。

凄凉汉陵庙,裒草队翁仲。
画妓窒笙竽,土 马缺羁靼。

壤沃黄犊耕,柏 密幽乌呀。

这里说到当时的惠陵有石翁仲,不过已经倒
仆在革里了,又有壁画,画的是妓乐。庙门口

还有泥马 -—大约宋代大小庙宇都是有的,

不过泥马的羁鞋都已烂掉了。庙中有很多柏

树。庙外就是田,田与庙之间,似 乎 没有
墙,或者墙已垮掉。庙宇的这种凄凉景象,
正是半壁江山的南宋社会经济的反映。

陆游还有一首 《游诸葛武侯书台》。他

在 《建安遣兴》诗中又说: “锦城重到疑无

期,忽忆书台步月 时。” 《寰 宇 记》 说 :
“诸葛亮相蜀,筑台以集诸儒,兼待四方贤
士,号曰读书台。在阳城门 (东门)路西。
今为乘烟观。

” 《杜光庭录异 记》又说;
“成都书台坊(街名),武侯宅南,乘烟观内
有古井。井内有鱼,长六七寸,往往游于井
上,水必腾涌,相传其井 有龙矣。” (皆见
《蜀中广记》) 这是说,东门内有诸 葛故
宅,后来改建为庙,名 叫乘烟观,观内有古
井一口,街名就叫书台坊。现在的东门内有
诸葛井街,有一口古井。至于读书台,可就
没人知道了。

陆游很爱梅花。 《剑南集》中梅花诗最
多。从他

“锦城梅花海
”的诗句,可知当时

成都的梅花最多。放翁到成都的第二首诗就

是 《梅花》,接着就是 《西郊寻梅》。杜甫
的 《江畔独步寻花》里说到

“东望少城花满

烟”,看来也是西郊。西郊直到今天,也是
成都花圃最多的地方。东郊狮子山上现仍有

花果大队,但是以果木为主,以观赏花木为
主的终数西郊。不过现在西郊的花圃,比旧

时已有所减少,所以象 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
深巷明朝卖杏花

”这样美妙的诗意,反而不
容易看到了。

陆游出蜀时有 《梅花绝句十首》,说到
“青羊宫里应如旧,肠断春风万里桥”。可

知这两处是当时赏梅胜地。他七十八岁时又

有 《梅花绝句》说: 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

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,青羊宫到

浣花溪。”青羊宫到浣花溪有二十里路,那

青羊宫必不是现在的地点了。他在蜀时还有

《杂融》说: “青羊宫中竹暗天,白马庙畔

柏如山。
”青羊宫有大片的竹林,这又是一

个掌故。白马寺在现在北门与西门之间城脚

下的路旁。

当时的成都,不仅西门外有大片梅花,

南门外也有。请看他在 《江上散步寻梅偶得

三绝句》中的描绘 :

小园风月不多宽,一 树梅花开未残。

制啄敲门嫌特地9缓拖藤杖隔篱看。

钟残小院欲消魂,漠漠幽香伴月痕。
江上人家应胜此,明 朝更出小南门。

小南门外野人家,短短疏雨缭白沙。
红稻不须鹦鹉啄,清 霜催放两三花。

有人说,这里指的可能是现在小天竺左右的

地方 。又 有 《看梅归马上作五首》说
“平

明南出笮桥门
”, “争趁南 城 未 阖扉”,

“
要识梅花无尽藏,人人襟袖带香归。”此

外,他还写了 《平明出小东门观梅》、 《东
门外遍历诸园及僧院观游人之盛》等诗。可

见,当时的成都到处都有梅花。
还有值得一说的,就是故苑的“梅龙”。

陆有诗题云: 《故蜀别苑,在成都西南十五

六里。梅至多,有两大树,夭矫若龙,相传
谓之梅龙。予初至蜀,尝为作诗,自 此岁常

访之》。曾敏行 《独醒杂志》说: “成都合

江园,乃孟蜀故苑,在城西南 十五、 六里
外。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,有两大树,夭矫

若龙,谓之梅龙。” 《成都文类》 《梅林分
歃》诗王时叙序云: “林本王建之梅苑。树

老,其大可庇一亩;中间风雨 剥裂, 仆地

上,盘屈如龙,孙枝丛生直上,尤怪古者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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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四。”根据以上说法,梅苑即是合江园,

梅龙在这里,芳华楼也在这里。地点是在城
西南十五六里外。但城经过展修,远的可以

变近。因此有人说,即是现在四川医学院所

在的地点。还值得一提的 是: “成 都 合 江

园,盖故蜀别苑。梅最盛。自初开,监官日

报府,报自开五分,则府主来宴,游人亦竟
集。
” (见陆游 《梅花绝旬》自注)这可以

窥见宋代蜀官僚游乐情况的一斑。

仅次于梅花的是成都的海棠。陆游作了

梅花诗,接着就作 《海棠》 (自 注: “范希
元园”):

谁道名花独故 宫 (自注: “谓故蜀燕王

宫”)P东 城.戚 丽足肀雄 !

横陈锦障闱干外,尽吸红云酒盏中。

贪看不辞技夜烛,倚狂茳欲扩春风。
拾遗旧味悲零落,瘦损腰围拟未工
(注 : “老杜不应元海棠诗,意其失传

尔’’冫。

东城盛丽,就指的范希元园。园在东城。园
中有晚海棠 ,放翁说是

“
繁丽一城所无

”。又

有一首 《观花》说: “不惟燕宫碧鸡坊”。

这就是说,碧鸡坊也是海棠极盛处。陆游的
《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》,就全 是 菰 海 棠
的。其中有这样的佳旬 :

为爱名花抵死狂,只 愁风日损红芳。
绿章夜奏通明殿,包借春阴护海棠。

陆又有句云: “成都二月海棠开9锦绣
裹城迷巷陌。” 甜成都海棠十万株,繁华盛
丽天下无。” “西来始见海棠盛,成都第一
推燕宫”, “此园低树犹三丈,锦绣却在青
天上”。这些诗句,使我们得知成都海棠繁
富的情况,是在南宋全国中所没有见过的。
而成都海棠更有一个特点,就是树老9因此

特别高大。诗句中的燕宫,指故蜀燕王宫9

在陆游当时已成为
“张氏海棠园

”。见陆出

蜀后的 《琵琶》诗自注。

陆游上面说: “老杜不应无海棠诗9意

其失传尔”,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。杜甫诗

集里,在成都时为什么没有海棠诗?而海棠

之在成都 ,又是如此繁盛突出的花木。问题的

提出,是唐诗人郑谷的 《蜀中赏海棠》诗 :

浓淡芳春满蜀乡,半随风雨断莺肠。
浣花溪土空惆怅,子英无心为发扬。

陆游认为是失传,不大说得过去。因为这样

的名花,老杜不会仅赋一首,何 至全都 失

传? 《全蜀艺文志》载宋人沈立 《海棠百泳

序》云: “海棠虽盛于蜀,而人不甚贵”,

这一说法似较可信。观赏植物这种情况多的

是。郑樵 《通志 ·昆虫草木略》说: “牡丹

初无名,故依芍药以为名 (名木芍药)。 牡

丹晚出,唐始有闻,贵游趋竞,遂使芍药为
落谱衰宗

”,即是一例。至于世俗一般说杜

甫的母亲名叫海棠9所以杜甫不作海棠诗。

这说法出于 -本名叫 《王禹佴诗话》的书,

原书已亡。书的逸文,还有一条说: “石崇

见海棠9叹曰: “汝若能香9当 以金 屋贮
汝
P” ,这句话就露出了作伪的马脚。王禺

偶是宋代有名的文人9他是不会这样误俗为

雅的。

此外,陆游在抚州的时候,还 有 一首
《初春怀成部》诗:

我昔薄游西适秦,归 到锦城造早春。

五门收灯药市近,小桃妖妍狂杀人。
(自注:蜀中入衤,惟小挑先开,

似垂练海棠。)

小桃花,今俗谓之小桃红。花似桃而小,枝

条亦细,丛立地上。花绝多,开时只见花不

见枝。此花非名花,惟以早开见长。从他另

一首
“小桃花绕薛涛坟

″的诗句看来,当 时

的成郜此花也是比较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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